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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修道院

七點的太陽在這個季節剛好覆蓋了大地，警長天路收整完畢前往警局。
離開家時牆上的掛鐘顯示七點過一刻，警長對自己守時的工作態度十分滿意。
走在石磚街道上，天路身上的服裝讓他在人群中格外顯眼，一顆別在帽子上的黃銅警星在陽光下伴著
警長的腳步一閃一閃。
經過街角的服裝店時，他總要花上五分鐘用櫥窗的玻璃再整理一次，或用手巾擦擦肩章或正一正他的
警帽。
服裝店中年輕時尚的女性不免會用視角偷瞄幾眼，更膽大熱情的隔著櫥窗搖搖手，天路也會禮貌微笑
回應。
這位年輕警長高約六希（希，一種長度單位，六希約過174cm），英氣棕眼，挺立如同雕像的鼻子
，保養細護的工作服。 紅太街上的每一個人都對這行走的警服和一閃一閃的警星過目不往。
路過中心城中最中心的修道院時，天路停了下來，他有事需要通知這裡的管事人。
所謂的管事人是一位老師，除了他之外，修道院中的其他修士大概有二百餘人。
這個修道院應該是城中口碑最好的了，沒有嚴肅專門的管理，修士中沒有酗酒好賭的，更不聽過他們
有強盜姦淫的罪行。 街邊老嫗的口傳中，這家修道院是少數和‘不三不四’一詞無關的。
內廳中的蘇文老師看見了門口的天路，挽起他的道服快步走了出來。
蘇文是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
早年前他在海上發了財，五年前初到中心城從政府手裡買下了荒廢已久的修道院。
經他慢慢打理，修道院內外一新。 當然，以上的這些只是街邊老婦的傳說。
天路所知道的蘇文老師是宏樓大學的神學歷史學講師，警局中有從宏樓大學畢業的警員，天路也收到
過同事送的蘇文著作《前文明系統簡介》和 《神之國：原鄉一覽》。
總而言之，蘇文是一個聰明而且享有美名的人。
"早上好，天路弟兄。”蘇文向再大門停留的天路問好，同時一隻手向裡伸擺示意警長進廳裡。
天路有些驚訝，不禁好奇蘇文的記憶能力，他只是在三塑克（塑克：計時單位，一塑克約22天）前
的清聖節來過一次俢道院。
"你是想要加入我們的修道團契嗎？）
"不了，我來這是要提醒你一些事。"省去了多餘的過程，警長開門見山。
"最近宵禁令嚴格了不少，你記得要通知你的修士和學生們。"
“是和邪教‘無限齒輪’有關嗎？他們真是一群難纏恐怖的傢伙。”蘇文雙手環胸，臉上多了些不安
和同情的神色。
"這個我不便與你多講，你多留意便可了。"警長轉身，前往下一個目標地。
"那你大可放心，我們這裡的修士都是神的子民，這裡的孩子也是善良天真的優良種子。他們是蒙神
喜悅的。"
“不過，我最近好像得到了神的啟示。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件好事。"蘇文話風一轉，聲音擔憂了起
來。
“說來聽聽，我也許能從中得到什麼靈感。”警長邁開的腳步停了下來。
"昨晚我作了一個夢，太真實了。我在走路看見很多東西，我好像變到另一個人的身體裡了，我的視
角變得很奇怪。我好像可以用別人的眼睛看東西，
我甚至看到了自己的後背，這些實在是太荒唐了……我總覺得是神在啟示我什麼，但我又不明白，今
天早上起床的時候我還因夢太過真實而懷疑我是不是
神遊了。這些我經歷不止昨天一次了，我直覺這和'輪子'有一定的關係。"
"你應該放鬆心情，不然去看看醫生吧。"警長有些尷尬地回應，同時又準備邁腳離開。



第二章.秩序

"天路弟兄，你喜歡照鏡子嗎？"
警長回過了頭，有點不知所措。
"就當我瞎問的，你去忙你的吧，耽誤你的時間了。”
天路匆匆地離開了，為了這樣的事和一個修士多談是沒有意義的。
真的是在瞎問嗎，警長的某些觀念開始動搖了。 或者蘇文只是聽了街邊的傳言罷了。
蘇文回到了他的修道院，大廳中約有四十名修士，有的在掃塵，有的在修功，有的只是單純過來捐一
點功德。
值得一提的是，他們並非是職業修士大部分也不是本地人，主業多為漁夫或者是航商，但團結與行為
上皆可說是無可指詰了。 蘇文一一向弟兄們問好，並提醒了有關宵禁的事。
"呯呯呯”一顆橡膠球從樓梯牆角下的陰影蹦出，蘇文尋跡發現了一個小小的人影。
“十夜，你告訴老師你為什麼躲在這，這裡灰塵很大的。”蘇文挽起道服下擺以一個屈蹲的姿勢面對
抱膝縮在牆角的小女孩。
十夜是一個只有名字的孤兒，蘇文在四塑克零五天前撿到了她，並為她收拾了一個禱告室作為房間，
蘇文一直默許她在修道院內自由活動。
十夜是一個內向且依賴性很強的孩子，最近越來越喜歡躲藏自己了。
“老師，你千萬不要告訴別人，這裡我只相信你。”女孩用躲藏的眼神示意蘇文靠近。
“我在躲怪物，那個怪物在人少的地方力量小，人越多怪物的力量就越大。"女孩輕聲清脆地說著。
這些言語雖然荒唐幼稚，但十夜嚴肅的神情和怪異的舉止實在讓蘇文感到心驚。
“你看到過那個怪物嗎？它長什麼樣。”
“看到過，現實夢境中都看到過，但我不確定它到底是什麼。牠喜歡在人多的地方躲藏自己。”女孩
看著蘇文的眼睛，不眨眼地說道。
“出來吧，這裡是修道院。就算有怪物，老師也會保護你。即使老師保護不了你，神也會保護你的。
”蘇文伸出手臂，抱出了女孩。
"老師，監管者可以戰勝怪物嗎？你前天說他們是神的代表，維護世間秩序。他們長什麼樣，和人有
區別嗎？”
“他們和人長的一樣，不過他們是神尊為聖的，神把大地的掌管權交給了他們。不過他們生活在
原鄉，我們這樣凡人的事更多時候要靠自己解決。 "
“老師，你說人犯罪被神從原鄉驅逐，人犯了什麼罪？”小孩的問題如同枯黃葉子落下，掃不盡，且
一片片相連續。
“人違背且傷害了監管者，神的怒火降於人。老師當年在海上游歷時，經人引導參觀過一次原鄉，那
是一座不夜城，城中沒有瘟疫，生活在裡面的監管者所享受的
即使是當今的皇室也享受不到，監管者可以比人活很更長更健康。"蘇文講到這時恍惚了，彷彿眼前
又是那片乾淨光明的淨土。
“那人不是有些太可憐了嗎？這公平嗎？”
"傻孩子，神為我們人創造了天堂，善良且信仰純正的人可以在天堂得到更多更好的。”蘇文按住了
女孩的頭部行了個按首禮。
“你的朋友柏呢？他最近沒有來找你玩嗎？"
“老師，你能收養他嗎。他被打了，他爸每次喝完酒就會打他。他爸最近還不讓他偷跑出來。"女孩
的眼中帶了些期待。
"唉，老師有事要忙，你一個人慢慢玩吧。"
蘇文在街上搖手招了一輛馬車，他要去郵局郵一封信。



第三章.監管者

傍晚時分，街上的行人少了許多，太陽將一半淹在了海平面以下。
泰和橋上只有一些窮魄的畫匠在寫生，在這個時侯還在忙碌生計的人似乎有些太可憐了。
中心城中一處偏僻卻不破敗的小街中有一棟上了年歲的房子，大概有一百年曆史了。
他的主人是一個嚴謹認真的人，從門前幹靜走道和二樓陽台修剪清整的花草可以看出。
二樓的煤油燈開得比較亮，一個身影在窗邊徘徊，腳步很慢很重。
一個年輕人出現在了房子門口並按下了電鈴，年輕人左胳膊夾著一個牛皮記事本，一支鋼筆別在了正
裝的上口袋。 只聽見房里傳來一陣厚重的腳步聲，並且越來越近越來越清脆。
"咔"門被打開了一條縫，一雙尖銳的眼睛從一片灰濛的空間出現。
“加蒙先生，是我，中心城新聞報治安頻道的作者吳宇淼。你還記得我對你預約的一小時採訪嗎？我
們互通過電話確定過這件事。”年輕人手伸向門把 ，一隻更有力的手同時按住了內門把。
“加蒙先生……"
“對不起，年輕的先生。我現在有一件更重的事要去辦，我許諾給你兩個小時的採訪時間作為補償。
我為我的失忽感到非常抱歉。"加蒙銳利的眼中透出 冷光逼退了吳宇淼的手。
“加蒙先生，我可以幫助你嗎？"年輕人還想在挽回一下。
“我已經有合適的人選了，你可以離開了。"加蒙關上了門，但目光似乎依舊可以穿透門板。
吳宇淼跨上了單車，“噠噠……”鏈條與齒輪咬合之聲越來越遠。
街上的煤油燈也一盞盞亮了起來，在一片黑中劃出了一片橘色的區域。
一個寬厚中等身材的男人出現在加蒙房子的路口，月光披在他的長衣上如同一片輕紗。
男人左右環顧，機警地按下了門口的電鈴。
過了一會，"咔嗒”門打開了。
"這次我可沒有忘記看門眼，毛良醫生。”加蒙對著進門的男人說著。
二人進入了大廳，加蒙並沒有打開客廳的煤油燈，他點燃了一支桌上的蠟燭。
火光只夠照亮二人談坐的餐桌，火光映在加蒙的臉上，一張眉毛緊鎖下巴瘦削的臉。
“加蒙，按照你的叮囑。我先上馬車去了與你家相反方向的香山園，然後再按你所給地圖上的小路來
到了你家。”毛良胸脯起伏得厲害，接過加 蒙遞來的水。
“我不是有意要為難你的，我相信你會理解我的苦衷。我更要你相信接下來我所要說的。”加蒙從沙
發墊下抽出幾張報紙和一沓手記。
“我希望你先看看這個。”
醫生接過了報紙，第一張報紙頭版上一個標題被墨水圈畫：一女性屍體於清晨6：00在南街102號屋
內臥室發現，中心城警局介入。
“這個案子我有記憶，死者的腹部被玻璃捅穿，當時可是駭聞聽人。”
“這個是發生在兩年前的事了，接下來發生了三件類似的案件，最近的一件發生在二塑克零七天前。
而犯下這些罪行的惡徒依舊逍遙法外。"
“可是，犯下第一件案子的兇犯不是在抓捕過程中伏法了嗎？"
“不對，醫生。那個替死鬼雖然是個人渣，但卻不是個煙鬼，真正的兇手是個煙鬼而且易緊張的人。
有人在背後動了手腳。"
“神探，你的能力我多次見到，但你能為我講述地更明白點嗎？”毛良看著自己從小到大的朋友，不
知所措卻又有些期待。 來自人類的好奇心和正義感使他想要介入這些。
“南街的第一具女屍，我在她的身邊發現了煙灰還有一支沒有抽完的捲煙。我用紙將它們吸集了一些
。”加蒙指了指放在桌上的褐色紙包 。
“我知道你的疑問，聽我為你解答。死者包中的手巾是一條乾淨的，並沒有煙味。而且死者的口腔和
舌苔我也檢查過，沒有吸煙者特有的焦油味。也許你會
說'難道不能是其他人留下的嗎？'，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受害者圓徐女士是傳染病醫院的護士，她是
一個擁有潔癖的人。在門把手處你可以聞到酒精



的味道，客廳餐桌仔細考察你也可以發現酒精擦試的痕跡，根據我靈敏的嗅覺，女士至少是三天一次
擦試。煙灰的唯一解釋就是犯人在傷害了女士後留下的。"
“這種推斷實在是讓人震驚，可是加蒙，你是怎麼知道兇手是一個易緊張的人。”毛良追問道。
“不只是臥室，客廳、廚房、陽台上都有煙灰，而且他不止抽了一隻煙，落在煙台的捲煙只燒到了中
部而客廳和廚房裡燒剩的菸葉出自尾部。捲菸不同部分的菸葉
是不同的，當年我們一起在醫學院裡時那個老煙槍教授讓我明白了這一點。”
毛良醫生目瞪口呆，他未曾想過朋友竟然是如此細微的一個人。
見毛良的神情有異，加蒙便停了下來。
“兇手既然是個易緊張而且破綻明顯的人，那他為什麼要停留那麼長的時間？"
“他在等人，一個真正的可怕人物，甚至可以說是怪物。”
“啊。”毛良醫生被這個可怕的結論嚇壞了。
“不要懷疑我的神經出了問題，這個世界出了大問題。除了臥室，客廳中有打鬥的痕跡，有一面牆體
上被打出了凹陷，天花板上有劇烈撞擊的痕跡，但現場沒有留下
使用火藥的痕跡。最離譜的是，南街上的鄰居根本沒有發現異樣直到早上死者的哥哥來還債。”加蒙
聲色平穩但面頰肌卻顫抖明顯。
“從那以後，我便搬家到這，默默調查。"
沉默了一會，空氣中只剩蠟滴落在托盤上發出的凝集聲。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你應該去找蘇文求助。"毛良打破了沈默。
“毛良，你喜歡開玩笑的惡習還是沒有改變。不過你說對了一點，我確實有事需要找他幫助。不過在
此之前，我需要你的幫助，我現在只有相信你了。我給你一
會時間看完其他報紙上我圈畫的部分。”
毛良拿起報紙，在燭光下認真地看著。
其餘三次的案件都是妙齡女性於家中受襲，所幸無人死亡，不過她們都失去了關於兇手的記憶。
“你是說，這四件是同一個犯人所做的嗎？”
“對，他犯案的相同習慣太多了。雖然他有意清掃了煙灰，但我還是從地板上發現了煙的捲紙和火柴
。雖然他弄壞了門鎖，但是那種輕微暴力破壞開不了
門，他這樣作完全是適得其反。她們的失憶，警方懷疑是和麻藥有關，但麻藥不會使她們對那段恐怖
的經歷毫不知情甚至目的性忘記部分記憶。”
加蒙站起了身，提起了一盞煤油燈，吹滅了桌上的蠟燭。
“我不想把你拉入險境，但現在我只能相信你了，請原諒我的自私。你有勇氣跟我看一些東西嗎？”
"請吧。”毛良也站起了身，心中充滿興奮。
加蒙走到牆角，推開了書櫃。 加蒙用力地拍了拍牆體，"咚咚"牆發出空悶的聲音。
“這就是我選這房子的原因，房子的舊主人為了防禦天使之血的襲擊造了地下室。"
加蒙蹲在地上將燈貼近牆體，一翻操作後一塊牆體落下了。
黑暗中出現了一排木梯，毛良跟隨加蒙鑽進了牆體。
"小心一點，這裡的梯子很窄的。”
來到底層，加蒙點亮了密室牆上的煤油燈。 毛良環顧觀察，密室的空間很大。
密室的牆上貼滿了裁剪的報紙標題，最遠古的是三年前未解決的疑怪事件。
中央空間貼了一張很大的牛皮地圖，地圖上用紅墨水圈點標記了不少。
“這個城市中隱藏著古怪，不知從何時開始一個隱形的陰謀已經布下了。我和你說的案子只是一個突
破口，我可以順著這條正義之鍊揭開無知之幕。我將親手抓
住他，那個躲在中心城的怪物，現在正是關鍵的時候，我需要你的幫助。"
毛良被加蒙的熱情所感染，呼吸開始有些急促，臉上的汗漬蒸發了不少。
宵禁的時刻來臨了，警長天路和副警長伊節帶領十餘名警員在泰和橋上作埋伏。
湖上吹來帶有水氣的風有效中和了空氣的干燥，月影正中地投影在了湖中央，在影子中可以清楚地觀
察月亮上的斑痕。 不過現在天路並沒有賞月的雅情，他在做一作大事。
一年前，地下宗教“無下齒輪"滲入了中心城在此伸展根莖發展教員。



王國的高級治安顧問為此事特別設下了中心城的宵禁令。
在此說明一下中心城的地理位置，中心城隸屬於路吉天王國但卻並不接壤是一個孤立的島城，國家的
軍隊和警察難以介入控制，所以中心城的治安是交給當地治安官 和警察的。
中心城低稅多港口，最重要它是一個海上季風的經過點。
隨季風來到的有世界各地的商人，有時也會有國王，監管者的到來也不是什麼稀罕的事。
中心城如其名一般是世界中心的舞台。
這一年內針對"無限齒輪"的活動共有四次，但都以失敗告終。
警方雖然數次與“輪子"正面交手，但無一收穫，部分警察在行動中受襲失去了記憶。
天路多次向王國求援，然而只換來了更多的壓力。
這一次行動，警方收集了足夠的證據並密謀出了一次完美的計劃，天路也決定親自參與這次計劃。
留給他的時間並不多了，離下一次季風到達的時間不多了，"輪子"會靠季風向其他的方向擴散。
更嚴重的是，如果不抓住他們解除宵禁的話，商貿業將會受到沉重的打擊。
“嗶”一聲犀利的警哨刺穿了黑暗，天路和伊節兩人從橋上起身堵住了迎面逃來的五名可疑男子。
他們胸前方裹著灰布，頭上也戴著圓帽。
很順利的，天路將這五人逼進了一個深巷，五人靠在牆角死死地盯著警察。
“束手就擒然後交待出你們的教員和同夥吧。"天路拿出手銬嚴厲地警告道。
“這是你們和合眾國的通信，就算你們什麼都不說，憑這個也足夠讓你們後半生在監獄裡度過了。"
一個‘輪子’拔出了匕首，在警員牛眼燈的照射下一閃一閃。 警長用手扶住了腰間的左輪手槍。
“你們根本不知道，那個修道院有大問題。”輪子的聲音歇斯底里。
“我不想管你們的宗教戰爭，你們這樣的修士都是我討厭的人。給我抓住他們。"警長比了一個攻擊
的手勢
警員和輪子們扭打在了一起，警員訓練有素地將他們摁在地上。
其中一個輪子十分頑強，用力將腦袋抬高沖天路嘶吼。
“我們失踪的教徒在修道院作修士，我見到他們了。啊……"輪子掙扎挺起胸部讓呼吸順暢。
警長拿槍抵住了他的腦門，示意警員放開對他的壓制。
"說下去，不要給我搞花樣。”
“那些監管者不是神所特造的，他們也是人，是折疊的人。他們的神是他們編造的，是邪惡無恥的。
”
警長用槍托擊打了他的額頭。
“說些有用的信息，修道院怎麼了。"警長顯得有些發怒，他急迫剿滅無限法輪撤銷宵禁令。
“繼續說折疊吧，我想听那個。至於修道院的問題，我會回答你的，天路弟兄。”一個熟悉的聲音傳
來，一個人影慢慢靠近。
警員們用他們的牛眼燈機警地射向不速之客。
蘇文的臉出現在了光中，一身黑色的正裝，頭上頂了一個黑色的圓形禮帽。
“你為什麼會出現在這，你不應該穿著冗長的道服在認罪室裡禱告嗎？"警長沒好氣地發問道。
“因為這件事情本該由我來負責。”
“你的修士中摻雜了輪子的人，你知道嗎？”
“我不否認這一點。”
“這麼說，你的確私通無限齒輪。”
“關於這一點，我不想和你爭辯。”蘇文拿出脖子上的項鍊，項鍊上的水晶發出刺眼的光芒，猶如白
晝。
“睜開眼睛看看吧，凡人。我是監管者。"



第四章.警告

當監管者離開原鄉來到人的世界執行任務時，世界管理協會將發放一條特殊項鍊為之證明。
擁有此憑證的監管者可以向世上的皇室或執法機構索要無條件的幫助。
“怎麼會這樣。”
“不用懷疑，這件事情現在由我接管。”
蘇文徑直向剛剛說話的輪子走去，冰冷直鉤鉤地盯著他低下顫抖的腦袋。
警員彼此張望或小聲商討，最後一齊看著天路和伊節希望得到命令。
“你說的折疊是什麼意思，我想知道。”
輪子感受到了強大的威壓，胸部起伏更加劇烈，兩支撐地的手開始搖晃。
"我只知道你是個骯髒的魔鬼。"輪子發出了絕望和憤怒的吼叫。
“我確信你是個無知的人了，關於折疊的答案總會有人告訴我的。"
蘇文半蹲將一隻張開的手掌蓋在了輪子頭上死死地按住。
剛剛還在掙扎的他全身失去了氣力，彷彿有種力量阻斷了他的血流，他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壓制其他輪子的警員發現他們肌肉不再緊張意識渙散，警員們臉色驚恐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咔嗒”天路撥動了左輪手槍的擊鎚，他手中是一把雙動型轉輪手槍射擊時並不需要後撥擊鎚。
“為什麼不直接開槍而是警告呢？"監管者轉身看向天路。
“請聽我的問題，監管者。我們一年之內的活動你都插手介入了吧，前幾次活動失利的原因也是你吧
！"
“我不否認這些。"
“你襲擊了那些警員，救走了輪子，同時你也禁止了王國對我們伸援。"警長的聲音越來越激動。
“能在短短的時間發析出這些，如果你是監管者一定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把你當成凡人實在是我的疏
忽。”
“你一面打擊無限齒輪，一面又在隱瞞。你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我質疑你行動的合理性和正義性，現
在請你配合我們的調查。”
警長的手指放上了扳機，右腳往後撤了一步。
“人的天性就是喜歡挑戰，你是一個勇氣可嘉的人。不過你得不到這個答案。"
"嗡"一陣刺痛感穿進了天路的大腦，天路右手摀住頭部，持槍的左手堅持指向監管者。
天路緩過神後發現大部分的警員已經暈昏在地，只有他、伊節和其他三名警員保持清醒。
“你……"眼前驚異的景象讓警長一時失去了判斷。
天空中出現一個大型的天體之像，它的一半超出了地表。
一個環形運動的怪圈將他們與現實隔絕開來，怪圈的外面是寧靜的夜晚，而怪圏內的土地則是流動的
發散著奇異顏色的光。
"呯”警長扣動了扳機，土地的流動停止了。
副警長伊節站在監管者的身前，彈頭打進了他高大的身體。
“伊節。”天路不知道自己無意幹下了這等蠢事。
伊節取下了他的手套，在怪光下天路看得清清楚楚，那隻手上佈滿了密集的磷片，手指長度是常人的
兩倍，手的前端是尖錐形的利 爪。 伊節用他的爪伸向警服上被打出的洞，取出了彈頭。
透過彈孔，警長發現伊節皮膚也是密集有脊的鱗片。
"長官。”伊節雙手環胸對蘇文行了一個禮節。
天路對這變故驚異無比，他與伊節三年前一同分配到中心城警局，他們同事三年建立了深厚的信任與
友誼。 他瞳孔放大，更多奇異的光進入了他的眼睛。
他張嘴想要喊叫但卻發不出聲，他想要逃但雙腿將他釘在了原地。


